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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事实简述： 
前 启：
1991年前，一個就要隨時準備進入西藏的人；
1999年，一個剛剛過了三天好日子的人；老人說：人一生中沒有三天好日子過。
话说1999年7月20日，迫害发生了。我对妻子说：共产党是个疯子，你跟它们一般见识？！ …… 把我的书给我藏好了，以后我还要学的。
……
然而，共产党不仅是个疯子，而且还是一个极其愚蠢的家伙；它们是天天上门、夜夜死守、……
可以说、有一多半，是它们把我给逼出来的。
一天梦里，大地不断的在融化之中，只见妻子儿子脚下的土地、越来越小,已经不到十个平方的面积了；我从天而落，要救他们，这时空中一个声音对我说道：你不能救他们、他们有执着，必须考验三年。于是我飞向了天空。这时、他们脚下的土地已停止了融化。
……
2018年，我再次被迫离职，将尽一月的时候。一天回家看看，找出设成静音的电话，发现上面有几个连续打来的电话，一看是离职有半月之久的日子，公司老总用私人电话打来的。为了安全没有给他回话。离职时，他让我保持联系，我说：3个月之内不会换电话的。他说：你连我都不相信了吗？!我说：不是，他们可能会监听你的电话。
……
一·深夜匆匆离家门
2005年9～10月间，记得已是收棉花的日子了。一天深夜我突然得知、潜江的邪恶要来迫害我，随即就离开了家。
半夜里，来不及跟母亲、儿子道别，不得不扔下年近八旬的老母和未成年的儿子，就匆匆跟妻子道别。用自行车推着沉重的设备就出了家门，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去找谁，先出门再说，由于设备很重、自行车的车把不断的晃动。……但是，必须离开家。因为我知道，邪恶企图迫害我的网已经张开了。
在城里、去找一个比较放心常人，可能是夜深了、
没有叫开门，只好向北去、过大桥，已经快要接近大桥了…… 想想有些冒险，折身掉头，向南而去。

满天的繁星、推几步、再骑一段，再站立一下。这时、只见一颗流星由南向北而来、划过天空，从我头顶而过、落在了远远的城内的夜空里。默默的看着夜空，我对着天空想想：是那位说出我的同修吗？还是我自己呢？！ …… 我对着天空说：师父啊！我决对不能做那颗流星。……
在离家将近半年的日子里，居无定所、梦里邪恶不断的袭击我，炸的我飞到了树上挂着 ……不时的时常转移地方，一天、我刚刚进了一位同修的家门，才坐下说了两句，突然、我倒了下去，右腹沟处、感到一个数寸长的东西死死的撑着我，痛的我满地打滚；它一会儿紧、一会儿松，我挣扎中渐渐的没了气力；同修一边发正念一边提醒我赶快求师父，我竭尽全力、十分微弱的说道：师父太辛苦了，那么多弟子 ……
极近弘迷中、我对自己说：师父啊！弟子此身无憾了、我母亲也得法了；妻子也在修炼中，我的儿子也知道大法好！…… 可是、救人才刚刚开始，还有那么多的人、没有得救啊！？这慈悲的佛性刚刚一出，师父挥手灭掉了迫害我的邪恶。我突然一下子坐了起来，谢谢同修的挽留走了。这前后数秒的差距、这个现实中实实在在的生与死。让弟子深深的感动到、这天地的洪恩。
这是第一次，发生在现实的魔难中、师父第一次救下了我。
同时也给我以后的被迫转化和反转化、再到在劳教所里反迫害与同修一起公开的严正声明；自由后又在明慧上发表严正声明；埋下了伏笔。也埋下了今天、深深遗憾的伏笔。可以说：今天，我什么都没有了，也可以说，我从来都没有看重过他们；从前我心里只有人的苦难与希望、无悔的追寻。今天，依旧如此，可以说：如果师父不是正法而来的。我可能不会再修炼了！我看到了那些无道的旧势力，它们才是所有不幸的根本原因所在；无论从天上还是地上到地下。他们那可怜的智慧居然能成为佛。
我不止一次的对师父发誓：无论如何，我不能倒下去；
一定要坚持到师父回来的那一天；一定要回归天国复命。恳求师父加持我、看护我。
我将真正的成为一个大法的粒子，融入在大法之中、无私无欲、无形无相；…… 我将不在一切宇宙之中的生命相对的两个面上，而是在层层天体之上又在层层天体之中 ；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我在“真、善、忍”之中”。法在那、我在那；从此无名无姓、只知道有师父；只知道有大法。“进则可成万万物，退去全无永是迷”。我深深的感觉到有形生命的执着，那是多么的愚蠢与不幸。然而，剧本写好了；只能演。如何演、生命自己临场的事，却是谁也无法阻挡的事情了。
……
第二次，师父第二次救下了我。是2006年初，已经回家了，在无数次的交谈中，妻子还是说我有怕心。在一次发完正念以后，母亲和妻子她们先起身、到后面做事去了。我还在继续发着正念；发完正念，心想：你们都说我有怕心，那我就不走了，就在家等着他们来抓好了。
起身，就准备去做事。我已经走了十几步了，接近我的房门时、突然感到有人凶猛的推了一下后背，我像个门板式的、直直的向前扑了下去。就在接近地面时，我口里轻轻的念出来一个“灭”字。起码原本就是要给你来个鼻青脸肿的，我在地上、却是发现自己仰天而卧着；起来看看自己，右小腿离脚面大约七寸处，鼓起了一个比鸡蛋还要大的包。也没有言语，就去做事了。
我深深的感觉到，另外空间的事情，也知道它和现实中的关系；该怎样处理。可是，我却无法说服同修们、也无法去狠心离开无法理解的家人。因为家里实在也是太困难了，这还不说那些邪恶的不断的骚扰和威胁了。
……
在离家将近半年的日子里，不知情况、不知危险的老母、天天跟妻子要他的儿子；不知中共何其邪恶的妻子，在同修们也不知道情况下的言辞中、妻子在情绪之中，将我找回了家。无论我如何说辞，就是说我有怕心。从此，我无法再说离家的事情。直到被绑架发生。
二·磨难突然降临、恐怖笼罩全家
A·直接犯罪单位及涉案邪恶团伙人员：
湖北省荆门市市政府：
湖北省荆门市政法委： 
湖北省荆门市公安局：
湖北省荆门市检察院：
湖北省荆门市法院：
湖北省荆门市司法局：
湖北省荆门市610：
湖北省荆门市公安局法制科：
湖北省荆门市劳教委：

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市政府：
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政法委： 
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公安局：
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检察院：
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法院：
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司法局：
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610：
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公安局法制科：
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劳教委：

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公安局郢中派出所：
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第一看守所：
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工商局：
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工商局城东分局：
钟祥市中果园社区： 
钟祥市韩家街社区：

湖北省潜江市公安处：
湖北省汤逊湖洗脑班：
湖北省沙洋劳教所：
湖北省沙洋医院：
湖北省沙洋劳教所九大队：

荆门市	市委书记	袁良宽	
荆门市	副书记	陈永贵	
荆门市	副书记	傅德辉	
荆门市	市纪委书记	陈水国
荆门市政府法制办公室	主任 张克虎	（原610办公室主任）	
荆门市政府法制办公室	市公安局长	李建中
荆门市政府法制办公室	副局长	马全国
荆门市政府法制办公室	副局长	王敏	
荆门市政府法制办公室	副局长	王洪友

钟祥市	市委书记	周松青
钟祥市	副书记	章良华
	钟祥市	副书记	陈秀生	
钟祥市	副书记	周勇	
	钟祥市	市纪委书记	杨剑
钟祥市	市司法局局长	周代新
钟祥市	市检察院副检察长	 张定益	
钟祥市	市公安局副局长	 安虎城	
钟祥市	市国保大队主任	 项兴成	

钟祥市政法委：xxx书记
钟祥市公安局主管副局长：xxx （案件背后的直接指挥者）
钟祥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安宁、国保大队教导员
张顺、国保大队警察
刘从政、
李俊、国保大队大队长
警察xxx、   一专门搞计算机的人
饶xx、
陶勇、郢中派出所副所长

钟祥市610：
高清、陈刚、
钟祥市国保警察xxx、(被绑架到看守所时的司机)
钟祥市公安局警察xxx、(被绑架到武汉时的司机)
钟祥市第一看守所：杨顺金、
钟祥市中果园社区：何珍、赵兴贵、金x、王xx、
钟祥市韩家街社区：陈xx、
钟祥市工商局城东分局：彭涛、
钟祥市社会闲杂人员：
张善舜、甲、乙、……，
[bookmark: _GoBack]湖北省潜江市公安处：甲、乙，
当晚给公安提供条件：食品加工厂大院、孙金龙家。
湖北省汤逊湖洗脑班：
湖北省沙洋劳教所：

B·证人：
	
绑架当晚：孙金龙夫妇、做白铁夫妇、……，
看守所：胡德理、黑子（官庄湖人）、甲、乙、……，
劳教所：陈明东、黑子、甲、乙、……，
洗脑班：杨娟(浠水人、法轮功学员)、
1·密探彭涛
大约是2006年3月13日，在钟祥市工商局城东分局上班的彭涛和青泥湾一个社会闲杂人员，突然来到家，我递给他俩各一支烟，他们就走了，我感到奇怪，让妻子出去看看他们的去向。
2· 在家里强行将我绑架
2006年3月14日晚，大约8点30分左右，我刚刚回家不久，在沙发上刚坐下，一阵急促的打门声，我边问边开门，因为先两天另外一名同修正在受到邪恶的威胁时、一位同修来找过我，我以为是他；这位同修平时来，也是这样的打门声，我跟他说过几次，让他先喊一声、再打门。
就这样，钟祥市公安局人员，在以国保大队指导员安宁为首的带领下、国安、公安等二十多名人员、一下子闯进了我的家门，我问他们是谁？干什么？并请他们坐下。安宁说：我们是钟祥市公安局的，请你去一下，我说：请出示你们的证件。安宁掏了一下上衣口袋，晃了晃一个小本子，随即装进了兜。他们围上来就抱头搂腰、抓胳膊往外就推就拽的。挣扎中，就听到一个人说：抬起来走。强行将我绑架到钟祥市郢中派出所。
外面还有以韩家街社区陈xx主任为首的一群社会闲杂人员，（我在奋力挣扎中、被国安、公安抬起来架走时、要出大院时，公安人员中有一个人，说了句：“陈主任、谢谢啊。”）。
当晚，当一群人把我抬出大院后，我一边挣扎一边大声的喊着：师父！师父啊！在我抗争中只剩下四个人了，张顺照着我的太阳穴部位就是一拳头。他们一人抓住一只手脚，最后二个抓脚的人也被我挣脱了，快到下坡路了，只剩下张顺和一名国保，他们死死抓住我的双手，在满路的大青石头露出的地面的山坡路上、把我拖了下去。（到看守所几天、在里面他们要过关、冲凉水时；几个在押人员，看到我的脊背的痕迹，都骂了。）
张顺一把将我推倒在小小的面包车里，我被推倒在很狭窄的座位前，张顺用穿着皮鞋的一只脚死死踏在我的腰上面。
3· 在钟祥市郢中派出所里。
到了郢中派出所。在灯光下，我指责张顺为什么要打人，开始他还抵赖，我说：你敢打、不敢承认啊。最后他只好承认了。他们把我推进一个屋子，有个年龄很大的警察很友善，看了看我，他下班了。
当晚，抓了很多搞传销的、至少50人以上，在南部的
屋子里茫茫一片，中间屋子是警察值班的，我被推进北部的屋子里，地上蹲着几个赤脚、只穿内短裤背心、冷的他们抱着肩膀，看他们个个都挨打了，问他们才知道是新疆人、还说一个同胞正在受刑，
他们都走了，留下张顺一人。张顺恼恨的叫道： “都溜了、都溜了、只留下老子一人，马源、马源，发正念、发正念”。说着说着，塞进一床被子给我，他自己抱着被子蒙着头在水泥做的长条椅子上就睡上了。
我笑了笑，把被子一半放地上、招呼几个新疆人过来，那个受刑的也进来了，一半给大伙护在上身，给他们讲大法的真相。
晚上，一个年轻的警察问大伙吃了没有，他从食堂里拿来的东西不够了，他还特意专门为我一个人、上街买来碗面条。我真诚的道了声：谢谢您！
不知道他的姓名、所以，今天写出来，在这里特意谢谢他。没吃没喝的、大约是第二天晚上的事，时间太长、记不住了。 
第二天，李俊、张顺等都到了派出所（一楼），李俊进门第一句就是：我在北京、刚刚才赶回来。我望望他一笑。安宁腋下夹着一个装手机的小包包（当时很流行）、慢慢的踱步进来了，李俊、张顺他们忙介绍说：这是我们安指导员。我看着他那个臭架式、讥笑道：哦！领导、还夹个包，当然不一样。安宁被我说的、说不出话来，很不自在的出去了，从此他怀恨在心。
潜江公安处的两个人（时间太长记不住了、待查，）
大约是第2～3天的下午，潜江公安处的来了两个人，
其中一个是某某处长，这是他们相互介绍的，那个处长好想姓黄，先是那个处长问我，这时钟祥市公安局一帮人来了；那处长看看比较顺手、交给跟班、就出去说话了。
跟班开始跟我问答，经过了很长一个时间，他把已经写好的东西让我看。其实我早就打好了主意，想通过他们了解一下、潜江的同修的处境及状态。我不紧不慢的走进他的桌子、相隔约4～5米，不经意的拿了起来、瞟了一眼、顺手就把它给撕成了几条扔在地上，他呆在那一会儿，大叫道：你、你怎么把它给撕了。外面的人听到叫唤，一下子挤进来许多人。我大声的呵斥道：你大老远从潜江来，就是为了陷害我吗?他气力不接的回答说：我、我哪儿写的不对，你、你可以说吗？为何要撕了。…… 我再次反诘道：你们不就是想把我关起来吗？
第一个冲进来的张顺，看看满地的纸，先是一愣、随即赶紧到地上去捡。一边捡一边说：不要紧、不要紧、可以粘起来。我看看地上的张顺，慢慢转身回到了坐的地方。
4·钟祥市第一看守所，歹毒的杨顺金
张顺、李俊、司机国保警察xxx。临近傍晚、三人将我绑架到钟祥市第一看守所。张顺、李俊对看守所值班的人言意：“请多关照啊”，说完就走了。
杨顺金（音，时间太长、待查，）
证人：
司机国保警察xxx、（张顺、李俊、他们进去后）我劝他换个地方。
a·胡德理，
b·外号黑子，（官庄湖人、重型犯）
注明：有关看守所杨顺金的事将单独举报。
a·张顺、李俊、的非法提审过程：
非法提审几次、问不出结果来，要交差、让我签几个字，格着铁窗，张顺两只手死死的按住、只留一个签字的空，一边说：你可别再撕了。看看我写下的字：以上是我写的，都是诱供。摇摇头、和李俊一起走了。
b·安宁再次出场
过了几天他们再来、说是 xxx主管副局长发火了，说：“整了几天，整出来个诱供来……”。希望我能配合他们、……，安宁出来、恶狠狠的说道：再不老实、给我把他整出去，换个地方…… 再不老实，把他老婆也给我抓起来、
…… 他们再来。
安宁又说：我们不需要法律就可以把你整进去。我回击道：难道我不知道、你们从来就是不讲法律的吗!? ……
突然一天，他们再次来到看守所，问我的姓名，我说：这真是奇怪啊！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就把我给抓来，……他们赶紧说：不是、是这样的，有人保释你出去，你得有个身份证吧！我们帮你办个身份证、你好出去。我说：那我就谢谢你们了。不麻烦你们了，出去我自己办。他们在一边嘀咕：确是没有他的、我们到派出所查了几次，就是没有他的。
……
梦里，我发现自己出了看守所、但是身体是侧着出来的，因为那个门很窄，上了一个小飞机。……
出来时，抱着被子，我看见一位同修在前面走，手里只有一本书，他们没有拦他，却把我拦下来了。最后当我走到一位坐在那里的人身边时，他说：你没有圆满。我伤心的在他身边痛哭起来。……
一天，外面突然有人叫我收拾东西出去，我前几天就知道自己将要离开这里，到哪去、却不知道。所以把家里带进来的东西都洗干净了、不用。……
出来一看，还是他们几个，拿着一份保释单，让我签字，就这样出了看守所。我抱着自家带进来的被子、他们让我把被子放在台阶上面，说一会儿、我家里会来人拿回去的。
来到外面的停车场，一个警察正站在车旁边，一看是原来单位的同事（现在正在看守所上班）、他过来说：你怎么也进来了、也不打个招呼的，也好照顾照顾。我说：炼法轮功、不麻烦你了；待会我家里人来取被子，麻烦你给她。
就这样上车了。在车上他们说：学习、学习几天就回家，车直接向东、向城内开去，再向南面开，我以为是不是到郢中镇，结果车直接过了郢中镇大门向南左拐直接向东开。
当车眼看着、就要经过我家山坡下面的大道时，我说：你们要把我弄哪去？让我回家、见见我娘，我再跟你们走。他们赶紧说：不用了、不用了，就学习几天、就回来了，这样回去再走，省得老人又伤心。
我不再言语。当车正对着我家大院的正门过去的时刻，李俊拿出手机来：你们在哪里？在哪等你们。对方回答说：我们不去了，我们到西边去了。你们自己去吧。后来才知道是荆门的一位同修也被绑架了。过了几天又被绑架到汤逊湖洗脑班、不几天、又走了。
这时我想起来了，昨晚的梦里，一个小鬼拿着那种七十年代手摇动的老式电话、跟另外一个鬼通话（这个鬼是一个被车给压死的、是原来单位的一个同事在天津给车压了、司机见没死、又到车碾回来压死了。）跟他们说的情景完全吻合上，不禁看看李俊。心里说：喔 、你原来就是那个小鬼啊。
我想他们开始就这样设计了路线、欺骗我，他们完全可以不进城，而是直接右拐向南顺着大路自然的向东，不是少些事吗，而且外面的路比城里好多了。
它们要把我骗到哪去呢？ 
司机、安宁、高清、李俊、张善舜，车上再也没有人言语。……
5·绑架到武汉省汤逊湖洗脑班
大约是2006年3～4月间，以安宁为首，李俊，高清，赵兴贵（社区主任），社会闲杂人员张善舜（安排的陪护、人多，他在后备箱里一直坐到武汉）我说：我去后面、他们不让，还有一名公安局的司机。在武昌他们迷路了，转了好几次。就这样我被绑架到武汉省汤逊湖洗脑班，当天傍晚武汉市上空响起两万多次闪电和雷声，这是一个多星期后，张善舜请假出去，（他老婆到武汉买东西），带回了许多楚天日报。我看到了“武汉市的上空响起两万多次闪电和雷声”的报道。
注明：有关汤逊湖洗脑班的事将单独举报。
6·绑架到沙洋劳教所
大约是2006 年4 月29 日，以安宁为首，高清，张善舜，把我绑架到沙洋劳教所，安宁在出武汉后，当车开到一个岔道口时，（一条路经过京山到钟祥、较近；另外
一条路经过沙洋到钟祥、较远。）安宁把车盘左打，车向沙洋方向行驶，高清问：不走京山了，安宁回答：那边修路。车到沙洋劳教所大门口停下，安宁下车说：有点事、进去一下。就独自一个人进了劳教所大院。大伙也都下了车透透气。我走到车后面，把在离开武汉前，就分好的两包衣物。其中一包交给张善舜托他给带回家。离开武汉洗脑班前、我就知道自己回不了家，到哪里也不知道。
昨晚、梦里我一把大火烧了洗脑班，那里面全是变异的古怪的龙和蛤蟆。我想：难怪在洗脑班，我不清醒（以前网络封锁、上不去，我就整天学法、发正念，梦里天空中层层的、也是这种变异的古怪的龙和蛤蟆、它们都沉睡着、我从它们之间穿上去、到了天上取下东西、又穿下来、梦里我就想能上了，清醒的起了床、开机上网、就顺利的下载了；），当我从二楼、扶着一个大大的圆木柱，往下跳时，一个钉子、挂了一下我的衣服。
一会儿，安宁出来了，递给高清一张纸，高清看看后、问道：马源不回去吗？安宁回答说：他得在这呆一年。高清对我说：我回去再给你问问。整个过程我不发一言。在车开到岔道口驶向沙洋方向时，我就知道安宁又在捣鬼。
7·沙洋劳教所医院
车再回头向南开，到了沙洋劳教所的医院。医生看看说：怎么还有法轮功，医生接过单子时，安宁再次不怀好意的说道：“身体好的很”。
8·沙洋劳教所九大队
从医院出来，两个左转，向南开，到了沙洋劳教所九大队。原来邪恶的九大队就在医院的背后，再左拐，第一个铁大门向西，第二个铁大门向南。
注明：有沙洋劳教所九大队的事将单独举报。
三·相对的自由
9·走出劳教所
2007年4月28日，一大早的魏鹏、就忙着让我快些走，前几天他就跟钟祥说了，打了好几次电话，（不转化的人、按照他们的规矩是要本地610接回的），就是不见来人。最后急得他说：你家不也有车吗！让你家来人接你吧。我回答道：你们非法把我关了一年多，我一年多也没有挣钱，也没有钱买汽油啊。
吃了午饭，下午，鲁文军再次检查了我手里的仅有的一本【史记】，（它是上下两本，是一位不知姓名同修带进去的。留在了那里，可惜只看到这一本。）这本书帮助过我、走过一程反迫害的路、所以带它出来、自由，是个纪念吧。
鲁文军在前面带路，我远远跟在后面，领我离开九大队所在的新大院，走到操场的大半，鲁文军似乎感觉不妥，停了下来、他让我走在前面，他跟在后面，离的有几十步，出了二层大门，我们都没有说一句话。
一出来，就见赵兴贵和一个便衣警察从老远跑过来，一辆警车停在那里。赵兴贵一边跟我握手，一边说：一年了，让你受苦了；一边介绍说：这位是王警官，那人也过来握了握手，解释道：我们就道去了沙洋，看看战友，战友留他们吃了中饭，所以来迟。我说：没事，

证人兼责任人： 
  高清 （610）。
张善舜、社会闲杂人员（安排的陪护）
赵兴贵、钟祥市中果园社区主任。
何珍、  钟祥市中果园社区副主任。
陈xx、 钟祥市韩家街社区主任。
10·钟首帮事件的波及。
      刘从政终于露出真面目。
注明：有刘从政的事将单独举报。
11·武汉遇险及闵长春同修再陷魔窟。
12·办理户口与身份证5～6年的过程
王大平的阴险流氓与无赖。
郢中派出所女户籍警，年纪轻轻的母老虎
注明：有关王大平的事将单独举报。
相关单位及直接责任人:
钟祥市郢中派出所
王大平、男、曾任郢中派出所指导员
Xxx、   女、郢中派出所户籍警察
（坐南向北）年纪轻轻的母老虎。
证人：Xxx、女、郢中派出所户籍警察。正直的大姐。
       （坐北向南）
证人兼责任人：     高清 （610

13·小小社区二十年恶行不断。
中果园社区和韩家街社区二十年以来的恶行
相关单位及直接责任人:
钟祥市中果园社区。
第一部分：何珍、赵兴贵、
第二部分：金x、王xx、
第三部分：韩家街社区：陈xx、
证人：陈方高、杨xx、甘xx、廖新风、
注明：有中果园社区和韩家街社区的事将单独举报。
14·狡诈的陶勇、自以为很聪明
大约2017年3月14日，郢中派出所陶勇、高清、饶xx、金x、王xx、共五人。执法仪？
注明：陶勇的事将进一步的调查，将视情况看是否举报。
15· 再次被迫离职。
证人：
陈方高、廖新风、徐小虎的父母、……
湖北省贵安物业公司： 杨总（世国）、甘焱香、
湖北省贵峰房地产公司：胡理、南总、范总（小锐）、
16·为何常在梦里走·憾事
一场魔难如同炼狱，人心因果一台戏，身体遭受的伤害，留下了深深烙印，直到今天也没有回复如初。
学法时条条光柱扫描法书上的眼睛如今似雾挡。
从不知溜腿是啥滋味；如今的腿不自觉往下滑。
洞穿似的小腿与常悸的心脏。
……
A·艰难的2010年前后、差点就放弃了。
  一个晴天劈雷救了我。
 往回走、异常的艰难；我要放弃了；这一天、我流着泪水躺下了；渐渐的迷糊过去。午时、一个晴天劈雷把我惊醒、本能的盘起了腿，闹钟也响了、正是11点50分；我在满面滚滚的热泪中、发完了正念。从此走到了今天。
……
B·慈悲的看护与点化
1·从天而降。
2·对准心脏的手枪就要开枪、枪管突然融化弯了下去。
3·层层天空里、沉睡中变异古怪的龙和蛤蟆。
4·2025年结束专制。不可能！（我断然的回决）
5·滚下去受审吧！（我把爬上衣袖的江泽民，一把拂了下去）
6·襄阳樊城是邪恶的黄龙府。
7·一个晴天劈雷救了我。
8·诉江。尽我最后一把力。
9·潜伏10年黑黑的硬虫。
诉江以后，我深感体力与大脑疲乏、想想自己的责任，决定辞职。
2006年看守所那些从肚脐眼钻进去的黑黑的硬虫子。……  2016年8月，辞职以后，从夹克外套里黑黑的硬虫子突然掉出一大堆来。
10·侧身走出看守所。
11·小鬼们的电话。
12·变异古怪的龙和蛤蟆、一把火烧了洗脑班。
13·他要在这呆一年。
14·修剪二层楼前的小树枝。
15·一个大佛被从人堆里拉出来了。
16·牛车翻了；江泽民来还数亿的欠款。
17·你只能上到7月23日。
18·明年统考法轮功。
19·二十个月似囚。
20·7月23日，一个辉煌而又金光闪闪的日子。
……
四·生存与使命
……
我知道、邪恶们又在阴谋陷害，企图绑架我，上班的日子里，我几次回家时，发现有人进了家门。后来特意的做了记号，发现、进来的人都是用钥匙打开的大门、后门的。
……
为了未尽的使命，我决定离开家。也没有跟任何同修打招呼（十几年前他们给予我的教训及不成熟、今天仍然存在，……）；也没有曝光邪恶这几次的邪恶行径和他们的最毒辣的阴谋手段。给它们来个、找不到着力点。同时也是为了给大院的邻居一个安宁的环境，也是为了不给他们的得救造成不必要的障碍。给妻子同修发了个：今年你就在外面过年的短信。从此关机；希望她能明白，希望她能吸取以前的教训；目前，千万不要回家里。
……
我想在不多时间和目前的情况下，我只能用相对移动的空间来换取有限的时间了。不受邪恶的干扰、专心调整好自己，做好该做好的事情；同时处于相对隐秘的状态之中。协助协调好本地区的事情。
20年前的今天、20年后的今天。就像苦难的海潮，慢慢的、慢慢的、还在上涨；如今，迫害更是残酷了。去年我被迫离职、有家难回的状态，就快要将尽一年了，今天，2019年7月19日星期五，我开始动笔，回忆或者是复习这20年以来的所学，一个浓缩了的缩写。
2014年5月，我也是要辞职、单位经理到老板苦苦挽留，我说：两个月时间，我给你们带两个人出来，我就走。2014年7月23日九点左右，母亲突然离世，我不得不回家处理丧事，单位经理、同事，老板派自己的兄长，不久也来了。
他们还是想挽留……
我离开不久，邪恶就找到了，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曾经的同事专程找到了我，告诉我注意安全。在这此前，他还专门找人带口信。让我注意安全。
去年，某月的一天，大白天一个声音突然在我耳边说：在这里、你只能上到7月23日。我想刚刚找到一个相对好的地方，我再到哪里去呢？！……
一天，一个声音对我说：“明年统考法轮功”。在被迫离职前，当老板和公司副总亲自来送我时，我说：您亲自来，我什么都不说了。老板回答说：过去了，你再回来。
这时、已经是下午下班的时间了，我看到公司合作方
的两位副总还在大厅里坐着，他们是在等我好告辞呢！我急忙回到大厅跟他们道歉；他们来送您，也说明了我们等您是对的；请您能保持、我们能随时找到您；我说：谢谢你们，我只能把妻子的电话给你们；因为我必须关机了。请你们能谅解。就这样离开了、刚刚上班才2～3个月的地方。
……
就这样我再次提前离开了。一下子没有了生活的来源，家、暂时也无法居住了。我似乎就知道：这可能是统考吧。
五·生死一线间
2019年3月29日。永远无法忘记的日子。
2019年3月29日的下半夜，在整整两个多小时的魔难中。我独自一人与邪恶对抗，不断的恳求师父的加持；黎明前在师父的加持之下，我又一次的从旧势力的魔掌中得已脱险。这是二十年来的第三次了。师父再次救下了我的性命。
……
其他相关部分：如抄家部分等等、我不知详情的事。将由妻子同修费凤昌去补充。还有我母亲被逼迫的一系列的事情，二十多年里，老人家艰辛的修炼和收获：一个极有希望看到师父回来的人。而又不幸于2014年7月23日离世的事；我们也将共同回忆、整理。希望能有时间完成。
结 语：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天、要举报像安宁这样的人，他们才是真正可怜的。诉江时、就想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叫他们赶快清醒、停止作恶，救度自己。我希望他们将来站在证人席上、而不是站在被告席上；今天依旧如此。因为他们的生命也是同样珍贵的、他们的亲人、将来的血和泪也是万份心痛的；我真诚的希望他们都能够避免它。
中国大陆的一位大法弟子：
馬 源（馬愛農）
2019年7月19日星期五起草
2019年7月26日星期五初稿
2019年7月27日星期六审稿
2019年7月28日星期日发出

